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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石山深处有佳人，静待闺中未展
颜。一朝面纱轻拂过，笑靥如花艳四
方。他乡美女皆失色，独此石山韵无
双。诗笔难描其美妙，只愿亲眼睹芳
华。”此诗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石山之
韵。石山，曾有个温婉的名字——玉
山，因薄薄的土壤下覆盖着坚硬的岩
石，便更名为石山。

石山村坐落于福建省柘荣县乍洋
乡南部，距县城 21 公里。追溯往昔，三
千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涉足。宋元时期，
中原儿女南迁至此，聚居成村。时光流
转，至明清时，已成为柘荣县历史长河
中的璀璨古村。村落四周，千米高山巍
峨耸立，宛若天然屏障，将石山村紧紧
环抱。高山环抱中，水田三千余亩，波光
粼粼，稻香四溢，有“柘荣粮仓”的美誉，
是该县独一无二的高优农业示范园，先
后荣获“福建省旅游特色村”“福建省生
态村”“福建省生态文化村”称号。

还记得，金秋曙光初照时，我们踏
入石山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沃野，
稻谷以一种近乎庄严的姿态，静静守
候着它们生命中最为绚烂的瞬间——
丰收。金黄色的稻穗，犹如谦逊的智
者，沉甸甸地低垂，这是对勤勉耕耘者
最诚挚的致敬，也是对从春播到秋收
这段漫长旅程的深情回顾。此时阳光
已褪去夏日的炽热，换上了柔和而温
馨的衣裳，金色的光辉慷慨地倾洒在
稻田之上，光芒闪烁，稻浪滔滔，那沙
沙的声响，是大自然对丰收季节最真
挚的颂歌。

这不仅是一幅画卷，更是用生命
之汗调色、以无尽希望细心勾勒的宏
伟史诗，它波澜壮阔，美得动人心魄。
田间地头，每一滴辛勤的汗水，都是农
人脸颊上滑落的珍珠，熠熠生辉，见证
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懈努
力与默默坚守；每一粒饱满的稻谷，都
是他们心中梦想的种子，满载着丰收
的喜悦与对未来无尽的憧憬和期盼；

每一次的弯腰起身，都是生活舞台上
优雅的舞步，一俯一仰间，织就了一幅
幅勤劳与坚持的感人画面。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绵延不绝
的稻田中，“柘荣好味稻”“石山香米”等
一组组大型稻田彩绘字幅，宛如艺术瑰
宝般镶嵌在稻浪之间。这些别具一格的
创意稻田，以稻田为画布、以秧苗为画
笔，将现代科技与古老农耕文化完美融
合，展现出图案的巧妙构思、定点的精
确测绘、彩稻的精心培育、人工的细心
栽种及田间的悉心管理。当秧苗在阳光
雨露的滋养下茁壮成长，那些原本隐藏
在绿意之中的图案与文字逐渐显现，魔
法般跃然于稻田之上。它们或轻盈如行
云流水，悠然自得地在稻田里自在穿
梭，或矫健似龙飞凤舞，在广袤的天地
间肆意挥洒，尽显不羁和狂野，与周围
的稻田、远山、蓝天交相辉映，构成一幅
美妙绝伦的田园风光画，让人不禁为这
稻田上的艺术杰作连连喝彩。

溯流而上，一株高耸挺拔的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鹅掌楸，以其独有
的 魅 力 吸 引 了 我 们 的 目 光 。它 高 16
米，胸围 8.5 米，需七人合力方能环抱，
冠幅东西向 8 米，南北向 22 米，树龄
814 年，堪称林间巨擘，树界传奇。树底
至树梢间，一道一米多宽的“八”字形
裂口赫然在目，树干已被岁月悄然镂
空呈槽状，仅余一层平均厚度才 15 厘
米的树壳顽强地支撑着庞大的树冠。
树洞内宽敞异常，足以容纳一张雕花
大圆桌，让人不禁遐想，若在此品茗论
道，该是怎样的一番意境？

鹅掌楸，又名马褂木，因其叶片形
似鹅掌，又若古人所穿马褂而得名。石
山村这株罕见的鹅掌楸，是华东地区现
存最大、最古老的鹅掌楸，更是时间长
河里静静伫立的历史碑铭，大自然慷慨
馈赠的活化石，被誉为华东“马褂木之
王”。2021 年 4 月，宁德市绿化委员会、
宁德市林业局将其评选为“闽东最美古

树名木”。它的每一圈年轮都镌刻着过
往的烟云，每一片叶脉，每一寸枝干，无
不映射出生命的韧劲、傲骨、力量与奇
迹。任凭风雨如晦，四季轮转，依旧挺立
如初，精神抖擞，新绿盎然，以其宽广与
包容之姿，尽显王者风范。靠近它，依稀
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一股源自远古的温
暖力量，渗透心田，流淌不息。

挥别鹅掌楸，穿过一片翠绿的竹
林，脚下的石阶引领我们步入一个梦
幻的世界。转瞬间，闻名遐迩的国家
3A 级风景区——九龙井景区那瑰丽
无比的山水画卷缓缓铺开。抬头仰望，
一只栩栩如生的蟾蜍凌空跃起，姿态
轻盈而优雅，石壁上，“金蟾迎宾”四个
大字笔走龙蛇，俊逸非凡。古老的河床
中，石块错落有致，被清澈的水流温柔
地抚摸着。其中，一块巨石尤为引人注

目，它形似一只宽厚的手掌，手指轮廓
分明，被赋予“佛掌托天”的美名，令人
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造化。

继续向上攀登，一道恢宏的瀑布
从五十多米高的山崖上倾泻而下，如
同银河倒挂，撞击在嶙峋的岩石上，溅
起无数晶莹的水珠。左侧的山洞幽深
黑暗，充满了未知的神秘。每当夜幕降
临，成群的蝙蝠翩翩起舞，为静谧的山
谷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力。这两处景
致相得益彰，汇聚成九龙井中最为壮
观的蝙蝠井。

沿着依山而建的栈道继续前行，
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恍如隔世的仙境，
金猪井、长河井、葫芦井、海象井、龙门
井、连心井、观音井、莲花井，每一口井
都伴有潺潺清瀑与峥嵘奇石，各自彰显
着与众不同的韵味与风采。井依瀑而
生，瀑因井而媚，井井相连，恰似一串耀
眼的蓝宝石散落在奔腾的白练与风情
万种的第四纪冰川期冰臼群景观带之
中。这使得水流之处无一不象形、无一
不似画，绘就一幅美轮美奂、动静相宜、
妩媚与奇诡共舞的绝美画卷。

龙在桥摩崖石刻的发现，又让外
界对石山村刮目相看，为这个古朴村
落增添了一张闪亮名片。为了一探究
竟，我们俨然是一群穿梭于现实与梦
境之间的时空旅者，每一步都踏在
历史的脉络上，心中怀揣着对古老传
说难以抑制的渴望与好奇，一步步
坚 定 地 迈 向 隐 匿 于时光深处的千年
古迹——龙在桥遗址。沿途，薄雾轻
绕，仿若历史的神秘面纱，轻柔地覆盖
在过往的荣光与沉浮之上；树影婆娑，
宛然时光的守望精灵，目睹了龙在桥
畔无数次朝露与晚霞的更迭，也细数
了无数旅人心灵轨迹的交织与远航。

当心心念念的龙在桥摩崖石刻骤
然映入眼帘时，那份震撼与喜悦难以
言表。它静卧于龙在桥北侧那碧绿的
岩壁之上，高近一米，宽约半米。石刻

的外沿，以流畅的线条描摹出双坡桥
廊截面形状，中间阴刻的繁体楷书分
列三行，右侧的小字“宝庆乙酉年”清
晰可见，中间的大字“龙在桥”苍劲有
力，而左侧的字迹已模糊不清，平添几
分神秘与遐想。据专家考证，这座摩崖
石刻属于宋代遗珍，系柘荣县迄今发
现的具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年代最久
远的石刻。它既是千年古村悠悠岁月
的鲜活印记，更是石山村一颗闪耀的
文化明珠。每一个驻足于此的人，都能
清晰地触摸到深沉而厚重、悠远而绵
长的历史脉搏。

“田野深处隐庭院，青山绿水绕门
前，娇羞莲花盈满池，初夏时节绽新
颜。”沿石山村道徐行，百亩莲花随风摇
曳，行至莲花池尽头，陶源庭院悠然显
现。石山村古迹星罗，十二处县级文物
流光溢彩，其中，陶源庭院亦令人心驰
神往。它始建于清朝嘉庆二十年（1815
年），后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翻
修，坐西朝东，近百平方米的天井如一
块巨大的明镜，将蓝天与白云、时光与
岁月都揽入院中，让人品味到一份宁
静与祥和。整个建筑物占地三千多平
方米，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木雕构件更
是巧夺天工，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匠
人的精湛技艺与深厚底蕴，具有很高
的古建艺术价值，是柘荣县境内现存
为数不多的大型古民居。如今，陶源庭
院已转型为三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为游客提供温馨的民宿和地道的
农家饭菜。若邀上三五好友，相聚在此，
围坐一堂，谈笑风生，推杯换盏，这份惬
意与欢愉，将成为人生中美好的回忆。

夕阳西下，天边铺展一片绚丽的
织锦，我们带着满满的不舍，与石山道
别。归途之中，不期然间，石山那片生
机勃勃、色彩斑斓的彩绘稻田让我们
再次观瞻了大地与艺术的梦幻交织。
此时，耳边隐约传来稻穗随风轻吟的
悠扬旋律。这一方热土的每一处风景
名胜、每一抹缤纷色彩、每一声稻浪那
细腻而绵远的呢喃，都将化作乡村振
兴的生动注脚，共同谱写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华美乐章。

（作者单位：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检
察院）

石山幽韵
谢恩宁

小王，安徽六安人，似不禁风的身
材，细白里嫩的皮肤，用柔情似水来形
容她毫不为过。

耳闻小王是为了爱情，跨越山河，
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宜城。当时，我
被她这份独属于年轻人的勇敢所折
服，一度认为她是个“恋爱脑”。

“这个案子，我们应当考虑到被害
人的特殊性，不能因为单个证据有瑕
疵就否定整个事实。我认为应当引导
公安机关加大走访力度，收集相关证
据，必要时，我们可以一起参与，不能
轻易放弃！”在案件讨论会上，小王将
声音提高了一档。这还是那个柔弱的
她吗？

这是一起强奸案，未婚的被害人
因怀孕而案发，因其患有精神疾病没
有办法准确表达，案件的侦办工作只
能依靠客观证据。顺利的是，通过与婴
儿的 DNA 比对，办案单位很快锁定同
村男子胡成。通过审讯，胡成很快承认
了自己趁被害人父亲外出干活之机，
多次利用零食、衣服等诱奸被害人的
犯罪事实。至此，我们都认为该案可以
结案了，可执拗的小王却没有发声。

沉默片刻，小王说：“这个案子，我
仔细翻阅了卷宗，胡成讲述了自己多
次和被害人发生关系的情况，基本大
同小异，但其中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有
一次他去找被害人的时候，发现同村
的张田从被害人家大门走出来。我们
也应该问问这个人的情况。”

准备询问前，办案人员跟小王在
村里进行了走访，街头巷尾都在传张
田也对被害人“干过坏事”，风言风语

大家都没放在心上。张田很快被带到
了询问室，小王开始和张田唠起了家
常：“老乡，你家里还有哪些人啊？平时
怎么谋生啊？”

“我就一个人，平时打点零工，跟
你们有啥关系？”询问一开始，对方就
火药味十足。

小王依旧耐着性子希望可以得到
些有用的信息：“最近，你们村胡成的
事，你知道相关情况吗？”

问到这里，张田的喉咙似乎有几
次下咽，小王捕捉到这个细节：“你和
被 害 人 家 关 系 怎 么 样 ？去 过 他 们 家
吗？”

张田的眼神有些躲闪 ：“我没去
过！我家里还有农活要干，没空在你们
这里浪费时间！”说完气势汹汹地走
了。

“咱们这个不好办呐，他自己不承
认，又没目击证人。”同事向小王摇了
摇头。

“咱们梳理一下 ，既然村里有传
闻，那么我们就去追踪它的来源，获取
更多有用的信息，而且张田身体的微
动 作 出 卖 了 他 ，他 一 定 在 隐 瞒 些 什
么。”经过这次询问，小王更不愿意放
弃了。

接下来，在小王的安排下，我们所
有人都参与到村里的调查走访中。大
家的微信步数每天两万步起，而小王
永远是我们排行榜的第一名。

“大爷，之前村里风言风语，您知
道相关情况吗？”记不清这是小王询问
的第几个人了。

“我知道，之前我乘凉的时候，张

田还过来跟我唠嗑呢，问我老张家的
傻丫头怀孕了咋办。”

“啊？你能具体跟我讲讲这个事
吗？”小王眼睛一亮。

“有次乘凉，张田来跟我闲聊，问
了我很多关于那个傻丫头的事情。我
就问他是不是真的对人家做坏事了，
他说是的，还讲了详细经过……对了，
那天，何老头也在，也听见了。”

顺着大爷提供的线索，小王找到
了多名关键证人，事情的脉络逐渐清
晰起来。她又一次把张田找来：“张田，
你说说你那天为什么会从被害人家里
出来？”

“我没有去过，我去田里忙了。”
啪嗒 ，一叠证据扔在张田面前 ：

“这是我们收集到的证言，那天你走的
方向根本不是从自己田里回来！还有，
你是不是跟何老头他们聊过天，都聊
过什么？难道你忘了？他们可都记得清
清楚楚。”

张田立刻蒙了。他想起了他的那
一次吹嘘，冷汗淋淋。由此，该案被告人
一人变两人，隐藏的罪恶被揪了出来。

…………
“这是分配的案件，这里签字。”
“签好啦，慢走！”小王又接过了一

摞厚厚的案卷。
林峰推搡秦小月夫妇，致使夫妇

两人轻伤。从案卷材料来看，该案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翌日，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我们
一行人终于来到秦小月家中。林、秦两
家毗邻而居，早年间，村里干旱，两家
相互借水，相互扶持，后因林峰家中种

植兰草，秦小月家中养猪，两者用水量
陡增，而双方出资共建的一个饮水管
只能满足一家单独使用，于是乎，用水
矛盾便成了两家这次大打出手的导火
索。

“你凭什么打我，你这样的人就应
该去坐牢！”

“我就打你，你就是欠打！”
第一次调解，屁股还没焐热，两人

便唇枪舌剑起来，双方吵闹声，敲打桌
椅声，不绝于耳。剑拔弩张、仇人相见
的样子，让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由于
压根插不上话，这次调解只能匆匆作
罢。

“这样子肯定不行，都跟吃了枪药
似的，先让两个人消消气，我们得找个
能跟双方说上话的外援。”小王分析着
第一次调解的失利。

经过走访村“两委”班子，小王了
解到，林峰母亲去世后，与舅舅的关系
愈发深厚。而另一边，秦小月因养猪生
意与林峰舅舅的联系也变得紧密。于
是，小王心心念念的外援有了人选：

“您是林峰最信任的亲人，也是秦家多
年的生意伙伴，他们两家反目成仇，是
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

最终，在林峰舅舅的斡旋下，第二
次调解，双方都有了缓和的迹象。

“我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也
愿意赔偿医药费。”

“我也有不对，我也同意调解。”
当我们都在为两人达成口头赔偿

和解意向而感到高兴时，小王却发现
了隐患：“这两家人都没谈用水的问
题，要想彻底化解两家的矛盾，还是得

先解决用水这个核心问题。”思来想
去，小王向领导汇报了想法，领导也很
给力，帮助联系了镇村干部，最终村里
计划再安装一根水管解决两家用水问
题。小王马上组织了第三次调解。

“林娃子、秦娃子，你们不知道为
了解决你们俩这个事，检察官跑了多
少路，做了多少工作，村里开了多少
会……经过协调，村里准备再给你们
安装一根水管，帮助你们彻底解决用
水问题。你们再这个样子，我们就彻底
不管你们的事情了！”村支书痛心疾首
地说。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其他村民
说，没发生这个矛盾的时候，你们那一
片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可是看看现
在，大家伙宁可绕路走也不敢从你们
那边经过了。人气都没有了，还咋在村
里跟大家相处，还咋发家致富？”驻村
干部也连连摇头，说的话针针见血。

林峰手足无措地低下了头，秦小
月也红了眼眶。

次日，小王趁热打铁组织第四次
调解。在司法所、派出所工作人员的见
证下，林峰赔偿了秦小月的损失，秦小
月当场出具了谅解书，双方握手言和，
现场围观的村民不由得鼓起了掌。

一根水管，二家矛盾，三方座谈，
四番调解。最终，经综合考量，林峰被
作不起诉处理。

最近，小王生了“小小王”，升级当
了妈妈，生活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她向
我展示宝宝的视频，眼神里充满了溺
爱与骄傲：“这是我儿子，名叫‘小土
豆’，可爱吧？”“可爱得很，跟她妈妈一
样！”我由衷地夸赞。

小王，全名王礼琳，现在我院普通
犯罪检察部工作。

（文中涉案人员皆为化名）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检

察院）

小王如是
刘运泽

非虚构作品展

花开鹅掌楸

故乡的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
书：嘉庆年间，为避灾荒，一户徐姓人
家自北方迁徙至此，栖水而居，遂成
村落。

大 地

我行走在故乡的大地上
留下一行行足迹
足迹
踩着足迹——
先祖的足迹
一行行
层层，叠叠
走出了百年的光影

诉说着这块土地的喜怒哀乐

风吹拂着大地
母亲摇着蒲扇为我带来惬意的凉风
此刻，懵懂少年安然睡在大地的怀抱

爷爷牵着一条老牛走入我的梦里
玩泥巴的少年
额头滴着汗珠
阳光下牵着一条黄犬

这块土地下埋着我先祖的遗骨
我俯身亲吻着这片土地
哦，不
我吻到的是先祖的灵魂

百年来啊，你们从未离开过这片故土

河 流

如果说土地是故乡的骨肉
那么，那一条条纵横的河流
便是故乡的血液

河流覆盖着我的身体
鱼儿啄着我的脚趾
我的血液故乡的血液
在这里交融流淌

我的血液被故乡的河流洗涤
走向远方的脚步

更加铿锵有力

冬天，故乡的河流结起了厚厚的冰
阳光下泛着明亮的光
少年奋力投掷出一片小小的瓦片
冰面上便传来悦耳的声音
清脆、悠长……
像是一首长调
像是故乡的河流在歌唱

我的先祖也曾与这条河流
日日夜夜朝夕相处
黝黑的背，结着厚茧的手掌
将这条河流劈开
辛勤劳作时滴下的汗珠
汇入了这条河
于是这条河便有了自己的名字

家 园

太奶奶踉跄的脚步

我没有亲眼见过
但我听到了沉重的叹息声
还有吸大烟的太爷爷的咳嗽声

如果，一条条生命将要沉沦
大地与河流将他们高高托举
从明朝走到了清朝
又走过了民国
来到了新时代
走进时光的迷离

一踏上故土
我的眼眶就要湿润
故乡啊，明年
我要带上我的小外孙来寻根
还要让河流为他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让他奔跑在故乡的大地上
奔跑在时光的流星里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
检察院）

行走故乡（组诗）
徐彩元

我下乡看望贫困户，遇着了陈德术。他
怎么又回来了？他不该在敬老院里住着吗？

陈德术是住在敬老院、在村里还有房
子的少数人。他的房子砖木结构，是他被评
上贫困户后利用扶贫政策建的，共三间。房
子修好了，比老屋还大，他开心得不得了。
倒不是为住新屋，主要爱空间大，这得堆放
多少破烂货？所以，搬进新房第二天，他就
去捡破烂了，卖得掉的当天卖出去，卖不掉
的推回来，堆在房子里，攒多了，一车拉过
去，估个价，就堆在收破烂的院子里。

他捡了几十年废品，又是独身一人，收
废品的看他可怜，多少都给点。一天堆，两天
堆，废品一点点地积起来了，占领了堂屋，又
占了厕所，又进了睡房。太阳一出来，照在房
子上，一会儿一股霉味和酸臭味就袅袅地荡
开。邻居们受不了了，终于反映到村“两委”。

村支书皱着鼻子踱到他院里，清冷的
目光筛过一遍，对陈德术喊：“陈德术，你去
敬老院享福吧。”陈德术老实巴交一辈子，
看见村干部就有点怂，只弱弱地反驳一句：

“敬老院……再好……也，不成个家。”村支
书哪有空和他对理，“嗒嗒嗒”往前几步，瞪
他一眼。就这一眼，陈德术同意了。

走前，陈德术去找自己兄弟托付后
事。他兄弟是村里有名的懒汉，陈德术说
话结巴，脑筋反应慢，说一句就得想好一
会儿：“爹妈的坟……嗯，得每个月，拾
掇，不能……不能叫草长深了，看着……看
着牛和羊，别让到坟地去。”

“行了行了，多烦，死人知道什么，都几
十年了，还放不下。”

“还有……还有给我把猫喂着。”
陈德术有一只狸花猫，是捡垃圾时捡

到的。那只猫好喂，口杂，随他，什么都吃。
他吃肉的时候，给猫吃肉，猫吃得香；他吃
饭的时候，给猫饭，也吃得香。连菜煮了，它
也吃。每天中午他推辆三轮车去捡破烂，猫
就跳到车上神气地站着。下午他推一车或
半车回来，猫跟在他边上，前前后后地走。
这猫有灵性，他宝贝得不得了。

他总在日头最大的时候翻捡垃圾桶，
夏天脊背让日光晒得通红一片。那为啥不
趁着早晚捡呢？凉快些，也不用受这个罪
啊！不行啊，捡破烂里他也是被欺负的对
象，五保户，独自一人，没依没靠的。要是遇
上同行，就会被说：“陈德术，你怎么乱跑，
在我的地儿上捡？放下放下！”他结巴着，想
据理力争，终于涨红着脸退走了。

兄弟嘴里答应替他看着坟看着猫，他
到底不放心。去了养老院几天，他跟院长好
说歹说，才获准一个回家的机会。到房子里
一看，几乎气死。兄弟把他捡来的货倒腾光
了，连木板床也劈了烧火。猫也没给喂，缩
在墙角发抖，再迟个一两天，准饿死。他还
活着呐，都这样，真要有个好歹，还得了？这
件事激怒了他，回家后不愿意再回敬老院。
敬老院丢了人，给村里打电话，村支书跑去
一看，陈德术果然在家。这一次，陈德术说
什么也不愿意去了，村支书犯了难。他有什
么好难的啊？以陈德术的个性，在家肯定闲
不住，又会去捡破烂，七八月份有检查，他
堆一屋子垃圾，环境卫生这一块怎么过？

村支书问：“陈德术，你这辈子让人伺
候过没有。”

“没……没有。”
“你说，你在敬老院吃得好，还是在家

吃得好？”
“敬老院，吃得好。”
村支书得意了：“那你回来做什么？头

长包了吗？”
陈德术这回勇敢了：“我，我不靠政府，

谁也……不想靠，我，我种地，我捡垃圾，我
能……能活人，我没有……要你们管啊。”
他不明白的事多着呢，自己又没求村上管
他，也没吃不起饭，自己有房子，可为何就
不能安安稳稳地自己住呢？他去了敬老院，
坟怎么办啊，这一棺地，还是他当年辛辛苦
苦换来的，能守一时守一时吧。猫没人管，
饿死了怎么办啊？敬老院又不让带着。这都
是大事！村支书火起来了，连珠炮地问：“你
能活人？你活的这是人吗？又去捡烂货？再
堆满？人不人鬼不鬼地过日子？”

陈德术不说话了，耷拉着头，猫在他脚
边，焦躁地叫。

村支书没法子，只好问：“那你想怎么
办？怎样子才肯回去？”他不爱这么问人，这
样问主动权都给对方了。陈德术这回倒是
回答得飞快：“让敬老院每天给我准假，我
回来喂猫，一周给我半天假，我拾掇坟。”

“回来五公里路啊，每天喂个猫，你那
猫是金子打的？”

陈德术又不说话了，村支书没法，同意
了。村支书想得好，陈德术苦一辈子，没享过
什么福，在敬老院待一段时间，吃喝不愁，定
点就来，还不用自己操心，他家里哪比得上？
等习惯了，人懒下来，还记得什么猫啊。

雨季来了，天没日没夜地下雨，小路上
一片泥泞。每天下午，在天将黑未黑之际，就
可见一把红格子的大伞，从敬老院的方向
过来，晃晃悠悠的，我知道，那准是陈德术。

二月，他从敬老院回来，又把院子前的
地垦了出来，他告诉我说他打算种些玉米。
锄头举起又落下，土地被翻过来，那两膀子
上的肌肉还纠结着，硬硬的。可我知道，他
翻年就 76 岁了。村民从门前过，顺口打招
呼：“陈德术，挖地啊。”我看见他抬头瞟对
方一眼，也顺嘴回答：“是啊，种点苞谷。”

阳光暖暖的，他笑嘻嘻的。不知为啥，
我心里也一暖。

（作者单位：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回 家
陈亮


